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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从未像今天这样呼唤 “工业化”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今年暑期档，国产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击败《疯狂动物城》登

顶国内动画电影票房第一，并且以超过40亿的票房进入中国影史前五。 在业界看来，对

其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正如出品方彩条屋总裁、电影监制易巧所说———《哪吒》

是一部在工业化体系之下完成的作品。

无独有偶，同样以《封神演义》为蓝本的真人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眼下也因“工

业化”而被业界瞩目。 在同行看来，正是工业化标准下对于制作各环节的严格把控，才有

一次投资30亿元、一口气拍摄三部系列影片的底气。

中国电影从未像今天这样呼唤“工业化”：对于制作方而言，“工业化”是投资逐步走

高、制作日渐庞大的发展中，确保各环节有序进行的保障；对于观众而言，“工业化”意味

着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如同《流浪地球》《哪吒》《红海行动》这样兼具故事性与娱乐性的优

质国产大片；对于市场而言，“工业化”也实现有效的风险控制，从源头有效遏制乱象；而

从产业视角来看，“工业化” 是中国电影不再满足于消费市场拓荒， 更需要围绕内容生

产，建立标准化的生产体系，从电影消费大国迈向电影制作强国的必由之路。

因而，“工业化”之于中国电影，正当其时。

工业生产需要制度化、 机制化、 规范化观念

如果说徐峥对于 《红海行动》 “工业化”

意识的赞许还只是业内的零星声音， 那么到了

今年， “工业化” 已经成为业界的高频词： 不

仅 《流浪地球》 《哪吒》 等现象级影片的出品

方、 主创将其挂在嘴边；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这

样的交流平台， 更将 “工业化” 作为主旨论坛

的关键词； 在 《2019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中， 也将 “推动制作流程专业性的提升， 打造

系统的电影工业” 看作是未来中国电影发展之

中的四大关键之一。

中国电影为何如此急切地呼唤 “工业化”？

其首要因素恐怕是寻找市场增量的迫切需

求。 当票房迈过 600 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

市场后， “人口红利” 放缓， 能够拉动票房的

头部电影成为稀缺资源。 盘点近些年的国产电

影票房冠军， 从 《红海行动》 到 《战狼 2》 再

到今年的 《流浪地球》， 无一不是亿元级投资

的大制作。 而从全球电影市场的趋势来看， 这

样的中国电影产出还太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在尚未形成完备工业

化体系与意识的情况下， 我们确实也推出不少

优质影片， 但其背后， 是依靠人力补足技术差

距、 燃烧热情弥补时间成本的 “土法炼钢 ”。

当我们还在为 《流浪地球 》 开启中国科幻元

年， 缔造 46.55 亿元票房奇迹而兴奋时， 该片

导演郭帆已然羡慕起另一个团队———那就是正

在青岛影都拍摄的 《封神三部

曲》 剧组。 其羡慕的不是项目

斥资 30 亿的充足资金， 也不是

一口气拍摄三部影片的胆识 ，

而是“就像上下班一样 ” 井然

有序的工作状态。 与之形成鲜

明对照的， 是 《流浪地球》 由

于缺少失重场景拍摄的技术与

设备 ， 主演吴京只得穿着 60

斤宇航服吊威亚连续拍摄 27

小时。

可以说， 影坛固然有票房

黑马的神话， 但更符合市场规

律的是， 投资制作规模的杠杆

越长、 支点越多， 能够撬动的

市场份额越高。 而能够批量化

生产这些头部影片， 正是工业

化体系保驾护航下的产物———

而这种工业化体系， 既指的是

庞大影视基地、 顶尖特效团队所代表的基础设

施架构 ； 也包含工业生产中协调管理的制度

化、 机制化、 规范化观念。

如果说工业化成熟度不够是掣肘团队在创

作过程的工作体验，那么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最

直观的感受是影片视觉特效的完成度不足。 海

外一批超级英雄电影、科幻大片，其之所以能在

全球范围内掀起票房狂潮， 充满瑰丽宏大想象

的外太空、 未来城市以及灾难特效是其最大卖

点。而在国内，暑期档领跑的《哪吒》之所以能被

誉为“国漫之光”，除去对于经典神话故事的当

代性改编外， 其充满想象力与震撼的神话场景

特效，也是关键所在。不管是申公豹从人脸变出

豹子头的角色特效，还是一众角色在“江山社稷

图”中驰骋玩闹、施法打斗的场景特效，其流畅

度与体验感可以用“惊艳”形容。

当然， 特效技术的发达绝不是电影工业化

的全部。 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教授朱梁指

出，即便是从视觉体验层面来看，起到决定性作

用的绝不只是特效。他说：“画面的清晰度、运动

的流畅度、影像层次、色彩与故事、声音的沉浸

感，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统筹，才有我们所谓的

大片效果， 而这背后是大量专业技术工作者的

共同参与。 ”因而，分工成为衡量工业化体系成

熟的重要标志。

作为全程参与的制作方红鲤动画CEO戈弋

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介绍，如今的动画电影需要

完成20多项流程，这其中既有众所周知的剧本创

作、摄影、动画、特效这样的内容，还包括世界观

设定、动态分镜故事板、资产模型建构等不断细

化的分工。 《哪吒》全片最初有5000多个分镜头，

约是普通动画的3倍。要完成如此庞大体量，国内

尚无一家团队能够完成，这部电影实际参与制作

人员超过1600人， 协助的制作团队有60多家，仅

特效这一环节就涉及20多个团队的攻坚。 “就算

是代表国际动画电影水准标杆的迪士尼，动辄千

人、数十家团队的参与也是常态。 ”戈弋认为，分

工进一步细化也是实现电影工业化的必要环节。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最为好奇的恐怕是如

此庞杂的团队，如何确保最终的成品风格统一。

《哪吒》这一体量的动画电影，就对科学统筹下

的“品控”提出严苛要求。 戈弋进一步揭秘———

参与制作的每个公司都有各自的制片团队来完

成协调工作。在此过程中，相比于观众能够直观

感知的“画风”统一，对于技术团队来说，更难把

控的是技术参数等的最终统一。“就好比汽车有

德系、日系、美系之分，制片人一个很重要的工

作就是改造‘生产线’，灵活调整技术参数，确保

艺术生产品背后的技术对接。 ”

工业化理念之下，戈弋喜欢用“生产线”来

形容公司每个项目团队。 他说：“到了三维动画

时代， 团队规模越来越大， 个体差异也随之显

现。如果还像过去手绘动画、二维动画时代依靠

作坊式生产，凭人力来解决问题已经不行了。 ”

为此， 朱梁给出更为系统的回答：“要将制

片过程中所有流程和分工进行科学规划和统

筹， 运用制片管理工具、 重要段落镜头设计预

览、技术方案仿真推演、视效制作统筹管理等工

具，将艺术创作前置，而在拍摄制作中，全力保

障电影‘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质量，最大

可能地降低因前期设计不足而产生的影响。 ”

那么工业化理念之下，制片人统筹分工的依

据是什么？这就指向中国电影亟待建立一套工业

化的体系标准。 如果说电影基地建设、后期制作

技术提高， 是对工业生产各环节的硬件升级，那

么最终将每一环节标准化、流程化，从从业者意

识上，强化工业理念，才能真正告别作坊式生产，

迎来工业化可持续、成规模的健康发展。

把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化要求放置在文艺

作品创作之上，曾引发许多人的不解。而今年，随

着《流浪地球》等追求工业化标准优质作品的问

世，正逐步淡化这种误解。所谓标准化，绝不是指

内容的去艺术化，去创造化，而是从工作方式上，

围绕质量和效率为核心目标，通过规范化、标准

化的操作，在掌控电影制作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

同时，保证作品的市场竞争力与艺术水准。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听过太多

感动却也心酸的故事：电影拍到一半资金不够，

导演制片人只得抵押房产筹钱； 影片因为拍摄

时间不足连夜赶工； 技术水平有差距就用人力

来凑。更痛心由于标准化流程与制度的缺失，电

影项目甚至变成投机者的游戏， 去年某电视剧

就有因大量资金去向不明， 遭遇投资方中途解

散；而导致《地球最后的夜晚》票房断崖式下滑

的“错位营销”，在业内看来也是拍摄期间大幅

超支，为博回成本而不惜背上“骗票”的质疑。

为艺术执着奉献固然可佩， 因野心而遭遇滑铁

卢情理之中， 只是这当中有多少风险可以前期

规避，又有多少失误本可以避免？恐怕还是要回

到工业体系的标准化中寻找答案。 仅就成本控

制来说，“完片担保制”就能在拍摄期间，作为风

险共担方在前期把控预算的执行， 即便超支也

能够替投资人承担超支部分。 尽管这一概念在

多年前就被引介入中国，但在项目投拍中，能够

实现的很少。

而比起硬件、管理的标准化，将工业的标准化

理念向各环节尤其是基层从业者推广普及更为重

要。郭帆曾举过一个例子，他向剧组场记推广电影

工业发达国家专门用于这一工种的记录软件，可

是场记嫌麻烦认为手写更快捷。在郭帆看来，手写

图了方便省事，可日后要想寻找相关内容、或是细

节的核查复盘 ， 都远不如软件记录来得有效

率———而这，才是场记的真正作用所在。

将艺术创作的热情消耗、 对高速发展行业

的投机心理， 最终转变为可持续的高效制度规

范与管理操作， 或许将从根本改变这个产业的

面貌，迎来工业化安全生产的局面。

瞧，
那些在“风眼”中的出版人儿

潘凯雄

———看孙颙的长篇新作 《风眼》

孙颙既是出版界的作家也是作家中的出版
人， 在他 4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 以知识分子
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有三部曲 《雪庐 》

《烟尘》 和 《门槛》 等， 但却没有一部涉及自
己工作了多年的编辑出版领域， “甚至可以说
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 为
什么要刻意回避？ 孙颙自己的回答是 “珍惜”。

坦率地说， 这个回答多少有点 “狡猾”， 何以
如此暂且按下不表 ， 而今 ， 这个被 “珍惜 ”

了几十年的素材终于成了他长篇新作 《风眼》

中的 “主料”。

《风眼》 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版业。 这个场景
我熟悉， 毕竟本人也在那里 “厮混” 了二十年，

迄今都还忝列其中； 这个场景要成为小说特别是
长篇小说的 “主料” 的确不那么容易。 这里集中
了一群自己多不 “码字儿” 却偏偏还要整日价看
别人 “码字儿 ” 的主儿 ， 看得开心了就将这
“码” 好的字儿变成铅字变成书， 看得不开心或
是不那么开心时就要或字斟句酌地写上一封谢
绝使用的信函或苦口婆心地引导那 “码字儿”

的主儿如何如何地进行修改。 日子就这样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滚动着直到地老天荒， 没跌宕
少起伏， 没冲突少恩怨， 寡淡得如同凉白开，

而作为长篇小说之 “主料” 免不了需要将其打
理得风声水起、 香气四溢， 这个领域本身就不
太有 “戏” 也更是对作家能耐的一种考验。

身为出版同行 ， 将自己所在行业描述得
如此 “惨淡 ” 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 但此业
常态的确如此 ； 于是再搜肠刮肚一番 ， 使劲
地搜寻着它究竟有没有非常态的不寻常处 ？

最终的答案是有 ， 那就是围绕着对某部书稿
的不同认识。

说来见笑， 对某部书稿存有不同认识这也
算事？ 还不寻常？！ 一般来说， 面对同一书稿
见仁见智的确再正常不过， 但如果这 “仁” 这
“智” 有些来头， 那原本正常不过的事儿也就
别有了一番风味。 果然， 被孙颙用作自己长篇
小说新作 《风眼》 “主料” 者就是如此。 而且
以 “风眼” 为题同样是颇有意味的。

所谓 “风眼”， 这个气象学上的名词本意
特指位于热带气旋中心、 天气十分稳定的那片
地带。 说白了， 就是台风的中心位置， 但不可

思议的是这里反而风平浪静。 整部 《风眼》

的故事核心和情节走向大体就是 “风眼” 的
“套路”， 这也恰是孙颙作为一位成熟作家的
过人之处。

作品以一家沪上乃至全国知名且有着几
十年历史的大出版社为主要场景， 他们在某
个年代推出了一套名为 “市场经济常识丛
书”。 用今天眼光看这一定只是一套小儿科
得不能再小儿科的普及类图书了， 但在某个
年代的某个地方， 却完全有可能成为一桩不
得了的大事。 果然， 这家出版社主管单位出
版局党委的主要负责人魏书记就以个人名
义， 在某大报用于内部交流的热点情况分析
上给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及班子成员批了几行
字， 其中 “所谓市场经济常识， 是哪家的常
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影响舆论， 还是
想挑战国家前进的方向？” 如此咄咄逼人的
口吻所幸还只是个人而非党委正式意见 ，

然而 ， 就是这纸个人的意见同样足以将这
家出版社的班子 “呼啦 ” 一下子给刮到了
“风眼” 处， 看似一如既往平静的表面开始
涌动起巨大的潮汐 ， 在这档口 ， 班子中的
五位成员立即出现分化瓦解 ， 呈现出三类
人生 “表情”。

一是以社长老唐为代表， 包括副社长兼
副总编辑老牛和副总编辑郭道海在内的 “求
实类”。 按理说， 他们仨本都不是这套小丛
书选题的坚定拥趸， 在魏书记的 “叱责” 面
前， 大可以不同程度地将自己或摘出来或洗
清自己的责任， 然而他们却坚定地认为： 从
内容上看， 这不过只是一套带有探索性知识
性的小丛书， 大可不必如此上纲上线； 从现
实看， 中央文件中已出现 “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 的新说法， 经济实践中的这种实例更是
不胜其数； 从批评源路看， 魏书记又只是个
人意见而非组织正式决定。 既然如此， 作为
出版社的当家团队， 当然就应该尽心尽责地
直抒己见， 澄清是非。 如此 “不唯上、 不唯
书” 的精神与作为， 既见出了一个党员知识
分子的正直与良知、 责任与担当， 也是出版
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不断走向深化做出
自己贡献的一个缩影。

二是以副总编辑秦含为代表的 “缩头类 ”

“变色龙”。 作为这套丛书选题的幕后始作俑者，

在提出这套选题之时， 这个鼓噪得比谁都厉害
都夸张， 只是一见上面有丁点风吹草动立马成
了缩头乌龟， 以至于不惜干出私自篡改审稿意
见推诿责任的龌龊勾当， 最终逃之夭夭而为天
下所耻笑。

三是以副社长老王为代表的 “另类 ”。 之
所以称其为 “另类” 是因为这个在出版社分管
行政与发行的副社长， 其气质与所谓出版社的
班子成员几乎完全不搭， 倒更像一个精明能干
的人。 其典型的 “表情特征” 就是做起事来有
板有眼、 一丝不苟； 没有太多的是非立场， 其
价值取向一是只认自己的顶头上司二是追求利
益的最大化。 往好里说， 这类主儿天然具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基因 ， 赶上了这样的背
景， 就能大施拳脚一展身手。 果然， 这位老王
的确将出版社的行政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 将
那套小丛书的发行做得风生水起， 赚得个钵满
盆盈。

我曾经说过 ： 小说写作无所谓新旧之分 ，

只有优劣之别。 《风眼》 当然是典型的、 中规
中矩的传统小说写作一路， 它的一个突出特征
就是以人物为作品的中心与聚焦点。 孙颙的这
部新作虽以编辑出版为 “主料”， 但着力点无疑
是落在人物的性格、 内心与行为。 作品中每个
有名有姓的人物无论笔墨分配多少， 都各有不
同精彩的内心与行为描写。 拙文以上对作品中
主要人物所进行的分档归类则更是具有某种形
而上的意义 ， 而这种意义在当下尤显珍贵 。

“求实类” 的本质是清醒、 担当和责任， 这与中
央当下一再呼唤的 “有作为、 敢担当” 高度吻
合， 难能可贵； 而 “缩头类” “变色龙” 则无
异于中央当下痛斥的 “懒政” “庸政” 和阳奉
阴违之流， 此类小人虽早已为正义与道德所不
耻， 却偏偏还有许多闪动在我们的身边。 从这
个意义上看， 孙颙在从事小说创作几十载后才
首次以这个自己无比熟悉的领域为新作的 “主
料”， 的确是一种 “珍惜”； 作为读者的最好回
报我想则应该是无比 “珍惜” 地仔细品尝 《风
眼》 所蕴含的意味与风骨。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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